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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瓷雕作品“饮水思源” ◆ 蔡一宁

    对铜手炉我是陌生的，因为过去从未见

过。自从搞文房收藏后，得知香炉、手炉、琴
炉、熏炉等也属文房用器，便开始留心起来。

说来也巧，不久就在一个小摊上看见了一只
手炉，红铜、八角形、双提把，炉盖上刻有图

案，炉底还刻有“张鸣岐”三个字。整体显得大
气稳重，很是喜欢。谁知一问，说是已有人买

下，只好作罢。第二天经过时，卖主主动喊我，

说之前的买主不要了，问我要不要？我当即买
了。过了几个月，又淘得一只样式相似，但小

了一半的铜手炉，制作者也是“张鸣岐”。
一查资料，对“张鸣岐”及铜手炉有了许

多的认识。何谓手炉？《辞诲》中解释说：“冬天
暖手的小炉，多为铜制”。据专家考证，手炉是

从火盆演变而来。到了唐代，人们开始用铜制

作手炉。当时的手炉器形有方圆二式，里面放
烧红的木炭或尚有热量的灶火灰，大的捧在

手上，小的可放入衣袖，所以，铜手炉又称“袖
炉”“手熏”“捧炉”“火笼”等。到了明清时，铜

手炉的制作技艺达到高峰。从存世的实物、史

料及文字、书画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佐证。
清代宫廷画家陈枚在《月曼清游图》中就有二

幅图画描绘了手炉，其中“寒夜探梅”中有位
贵妇怀抱手炉款款而行。该画还题有御诗一

首：“眷信侵寻槛外梅，倚吟秉烛共徘徊。轻寒
不进深庭院，女伴携炉得得来。”

明代万历年间嘉兴人张鸣岐不但制炉技

术高超，还擅画擅刻，最先制作出一种铜质匀

净，光泽典雅的红铜手炉，因做工精美，受到

官宦人家和文人士子的喜爱，被称为“张炉”。
上海文物鉴定专家蔡国声先生对“张炉”情有

独钟，他评价张鸣岐手炉，一是选料好，采用
的红铜可塑性强，铜质匀净，同时在配料上釆

取宣德炉的配料工艺，更使手炉独具光彩；二
是小而沉，张鸣岐的手炉一般手掌大小，四壁

厚度达 1.5毫米以上，炉身采用整块铜料敲

打而成，手感分量较重；三是工艺精，手炉的
艺术加工分敲打、拉锯、雕刻、凿磨等，尤其是

浑然一体的敲打、细致入微的水磨抛光和炉
盖繁复自然的雕刻图案最具艺术特色；四是

款式多，形状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六角形、
八角形、瓜棱形等；手把有单提环和双提环。

“张炉”除工艺特色外，在使用上也有许多优

点：其一，炉盖和炉身结合紧密，流传至今，依
然闭合紧密。其二，炉中炭火甚炽，而炉体外

部却不过热，以布护之不烫手。其三，“张炉”
胎壁厚，铜质细，转折处理得体，不易变形。

我所藏的两只“张炉”均为八角形，平足

底，炉盖刻有鸳鸯戏荷图案。两炉一大一小，
大的双提环，口部直径 10厘米，高 6厘米，重

1千克，底部竖向阴刻“张鸣岐”三个篆字；小
的单提环，口部直径 6.8厘米，高 4.5厘米，重

490克，底部阴刻“张鸣岐制”四个篆字。手炉

内外没有锈迹，炉盖结合紧密，提把也十分紧
凑，放置在各种倾斜角度都不会倒下。炉盖雕
刻十分精美，主体图案是两个同心圆，大圆直

径 9厘米，小圆直径 6厘米。小圆内两只鸳鸯
游戏于荷叶下，腹下有水浪轻翻，上方荷叶挺

立，花儿盛开，水草摇曳，一只蜻蜓翩翩飞舞。
水面上还有两片荷叶刚刚露出。大圆内缠枝

纹形成四个角，枝叶间透雕到位，工艺一丝不

苟，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张鸣岐”款铜手炉 ◆ 姜连生线
装
书
藏
得
晚
乐
◆

黎

洁

    线装书是中国书籍装订形式

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父亲退休
后，就爱上收藏线装书，至今已

15个年头。在他的近千册藏书中
有几本明代线装书，也有几册清

乾隆版毛晋的汲古阁珍本，但主要以近代版

本居多。父亲常说，嗜古可以陶冶情操，领略
历史之源流，深感受用不浅，乐趣无穷。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爷爷奶奶省吃俭用
才供他上了几年私塾。后来，他考上了县里的

简易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教师。父亲一
生清贫，却喜欢读书和藏书，尤其珍惜上私塾

时读过的《论语》《孟子》《东莱博议》等几本线

装书，在近百年人生中，它们始终陪伴着他。
父亲还收藏了几册清末和近代版本的

《论语》《孟子》等。其中有朱熹集注的清末版
本《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也是父亲收藏

的重点，至今已收藏十几个版本。《古文观止》
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两个编选的

古代散文选本，兼收韵文、骈文。该书文质兼
美，易于记诵，有梦想中的桃花源、酣醉后的

醉翁亭、岳阳楼上的忧患意识、滕王阁中的书
生意气，是一部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选。

前段时间，父亲又收集到一套《文选李善
注》，共六册，左下角印有汲古阁原本，系明毛

晋编著的版本。《文选李善注》是中国文学史
上现存较早的一部诗文选集，编选者是南朝

梁代的萧统，包含七百多篇作品。《文选》历来
受到文人的重视，后来更被当作士子的必读

书，许多文人都下功夫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佳

本。其中唐李善注本和吕延济、刘良、张铣、吕
向、李周翰五人的所谓“五臣注”本，成为流传

最广的本子。
没事时，父亲总是反复整理他的那些书

籍。他常对我们兄妹说：“等我不在了，我的这

些书就分给你们几个。你们要一辈一辈地传
下去。”的确，线装书里有着缤纷世界，是父亲

晚年生活的精神乐园。

    瓷雕，是绘画和雕刻相结合，并

通过瓷器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与
木雕、石雕、牙雕、骨雕、贝雕、根雕、

冰雕、漆雕等雕塑艺术不同，瓷雕艺
术家在陶瓷坯体上完成形体创作只

是第一步，作品还要接受一系列制
瓷工艺的检验，经过 1300摄氏度以

上高温烧制而成。因为陶瓷原料制

成特定形体后会随着水分挥发而收
缩，而在高温烧制阶段，坯体还会继

续收缩。在从“泥”变“瓷”的过程中，
作品的体积要整体收缩 20%左右，

且物理、化学物质都会产生根本的
变化。如果造型结构比例不合理，重

量分布不均，烧制出的成品就会发
生变形。从这方面来说，瓷雕创作的
难度是极高的。

最近，笔者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举

办的瓷雕特展中见到一件名为《饮水思源》的

瓷雕作品，以颇具烟火气的设计吸引了不少

观众的目光。这件作品是一只烟灰缸，属于实

用器，高约 14厘米，宽约 15厘米，以女子井
台打水为基本造型。其中的女子身着白色斜

襟镶绿边无袖衫、蓝裤红鞋，扎马尾辫，戴红
色蝴蝶结，脸庞秀美，体态丰腴，神态闲适。女

子手提红色水桶，六边形井栏正面刻着“饮水
思源”四字，其余几面有象征“心物合一、无始

无终”的盘长结图案。烟缸的搁烟处则巧借了

井栏因长期打水而磨出的凹痕，颇为巧妙。
看相关介绍，此件作品由景德镇高级工

艺美术师毛龙汲主创。他是上海松江人，1955
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雕塑系，曾在景

德镇陶瓷学院任教，擅长设计创作瓷雕和实
用器皿。他先后设计、创作的《勤俭持家》《长

征途中的宣传员》《知识与劳动》等现实题材
作品广受好评。这件《饮水思源》的设计创意

源自“瑞金沙洲坝红井”的故事。1933年毛主
席带领战士和群众在那里挖出一口好井。后

来乡亲们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吃水不
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红井也成了当

年党和苏维埃政府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群
众办实事的历史见证。

苍枝不老徐秉方 ◆ 李天扬

    “我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在上海。”竹刻大

家徐秉方说。
在上海居住了十几年后，年过古稀的徐

秉方回到常州定居。在家乡，他有了一个小
院，一个大“鸟屋”占了院子的大半面积，许多

鸟儿在“鸟屋”里鸣叫着蹦跳着，它们是徐秉
方捉来的。若问徐秉方是如何抓鸟的，想想鲁

迅笔下的闰土，便知。

徐秉方的父亲徐素白先生是海上留青竹
刻名家，他与海派名画家冯超然、吴湖帆、江

寒汀、唐云、程十发等多有合作，声名斐然。饶
是如此，他的收入仍不足以让所有孩子都跟

着他在上海读书，徐秉方儿时便在常州乡间
生活，他的捉鸟绝技，应该是那时练就的吧？

徐秉方养鸟，是为了观察。他久久地看
鸟，鸟儿的天趣、生机，都印在心里，于是，他

刻在竹上的鸟儿也是活的。住在上海时，徐秉
方家在顶楼，他常在屋顶平台仰望天空，看云

卷云舒。刻竹，刀和竹，是“硬碰硬”，跟毛笔宣
纸的“软贴软”截然相反。用留青竹刻来呈现

山水云岚，徐秉方超迈先贤，一骑绝尘。早在
上世纪 80年代，徐秉方刻了一个臂搁，是启

功先生画的山水。先生看后赋诗赞曰“喜见毗
陵步后尘”。王世襄先生是大行家，深知竹刻

表现烟云之难，他说徐秉方“不独于见刀处见
神采，更求在不见刀处生变化。不然，对于云

烟弥漫、满幅烟云将不知如何措手矣”。说到

二老的夸赞，徐秉方一笑：“其实，那时我的山

水留青还不成熟。即使现在，我仍然感到没能
把云的姿态充分表现出来。”

常有人好奇地问，徐秉方刻一件作品需要
花多少时间。这，有时是要以年计的。因为徐秉

方是在不断思考、修改着的，而竹子的颜色也
在变化，变了，又要改。最近的一个山水笔筒，

起稿于一年多前，现在仍未完成，但可以看出，

山石的质感已经从原来的秀润变得苍劲。他的
女儿徐春静说：“爸爸的这件作品，我初一看，

觉得好像有点粗。再细细看来，越看越有味

道。”她感叹：“老爸还在变。”
成为一代竹刻大家、唯一的留青竹刻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徐秉方靠的是不断
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对待艺术虔敬、不苟的态

度。他的言谈中，每有忧民之虑和哲人之思，深
邃而独到。

徐秉方的两个女儿文静和春静也已成为

业界翘楚。父女三人都不热衷于社交，不结交
达官巨贾，也不去评职称，没有“大师”头衔，但

在同行、专家和艺术爱好者眼里，他们是“大

师中的大师”。
留青竹刻始于唐宋，至明清成为一个独

立的门类。徐素白先生把留青竹刻与海派绘
画结合，创造了一个艺术高峰。改革开放以

来，留青竹刻在沪苏浙皖甚是风行，但主要充
当礼品或旅游纪念品，往往显得呆板俗气。徐

秉方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努力拉升留青

竹刻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格调，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美学高度。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上海嘉

定和江苏常州等地涌现出许多留青竹刻高
手。徐秉方的竹刻精品不止赏心悦目，甚至有

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可惜的是，徐秉方精益
求精，出手甚少，外界很少有机会近距离欣赏

他的作品。据悉，10月 15日起，徐秉方艺术
大展在常州博物馆举办。除了徐秉方的竹刻

作品，大展还展示了他的书画和壶刻作品。此
外，徐素白先生和徐文静、徐春静创作的精品

也同堂呈现，文脉清晰可辨。对竹刻从业者和
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观摩机会。

令人欣喜的是，徐氏第四代、徐秉方的两
个外孙女都喜欢艺术，表示要传承和发扬外

公的艺术精神。文静的女儿朱迅霖今年考上
了中国美院的研究生，这次徐秉方艺术展的

展名“苍枝新篁”就是她起的。
苍枝不老，新篁破土。留青艺术，未来可

期。

▲ 竹 ·台屏《牧趣》（1998 年） ▲ 竹 ·臂搁《仙境》（2004 年）


